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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活动与意义形成

张晓虎
（中国矿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徐州　２２１１１６）

摘　要：对身体思维的哲学探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未竟话题。从实践意义看，我的身体不仅是我的意志

的载体、我的运动机能的寓所、我作用于世界的工具，还伴随着我的全部感知、评价活动。我的全部感受、反应等

意向活动都是通过身体发挥作用的。探讨身体哲学，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尤有借鉴价值。它可以与马克思

批判德国古典哲学“无人身的理性”、强调实践的直接感性特征相互印证。如 同 感 觉 是 身 体 的 感 觉，意 识 也 是 身

体的意识。身体在感性实践活动中形成主体际的交往场域。主体交 往 首 先 是 身 体 的 互 动，身 体 互 动 构 成 礼 仪。

主体际形成特定的礼仪文化模式。中国传统的礼乐文化就是培养能够“感同身受”地体会他人、他事的意义沟通

能力。礼乐文化强化了意义的社会功能。以人为本的价值观首先表现在对人身的关怀、尊重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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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义是人类在改造世界过程中与对象发生的

价值关系。意义 意味着外部世界融入主体的活动

领域，世界由于主体活动而具有了特定意义，成为

意义的世界。主体活动外无意义世界可言，笛卡尔

的“我思故我在”；康德的“理性为自然立法”所体现

的思想合理性也在此。马克思早年提出劳动的直

接感性意义，包含了身体哲学的基本内涵。而胡塞

尔提出“回到事物本身”的意向直观思路，最后发展

到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这是西方意识哲

学到身体哲学的漫长回归。
从身体现象学，我们可以对意义的原始发生进

行细微考察。其实，人类有意识、有目标的自觉活动

之前，作为生理之身和物质环境之间已经有了漫长

的物质、能量交换。这是意义的原始形成阶段。是

身体首先在生理层次上通过品尝、移动、嗅闻和环境

形成原始生存意义。但只有实践的身体才最终整合

了所有这些感性活动，形成对生存至关紧要的意义

关系。即使是意义的思想阶段也是建立在浓厚的身

体感觉语境中，各种思想意识通过符号传达的意义

只是放大、凝聚、升华了身体的语境体验而已。

一、在身体场中产生

统摄感性活动的意义

　　马克思早就关注过身体的哲学原发地位，他曾

经说过：“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

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

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

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

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
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１］１０５。马克思强烈批

判德国古典哲学“无人身的理性”所带来的虚幻性，
认为作为“现实的人”、“感性的活动”，人的本质是

作为“劳动的身体”而实现的。对于为生存而劳作、
活动的身体，它的观念活动不是纯逻辑和概念的，
而是“感性心理学”的。是一种探讨身体活动的感

性需要和感性意识。马克思因此高度评价感性和

身体的意义，他说：“感性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
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

性出发，因而，科学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

科学。可见，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

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作准备

的历史”［１］８９－９０。
令人遗憾的是，马克思因为当时更紧迫的革命

任务，暂时放弃了“感性身体的实践活动”这一课题

的探讨，《１８４４年 经 济 学 哲 学 手 稿》尘 封 八 十 余 年

才重见天日。但是马克思在《手稿》里开辟的这一

理论道路至今仍有不朽的生命力，值得我们深入发

扬。今天，在生存论哲学、价值哲学、实践哲学的论

域，意义具有基础的地位，而意义的发生必须从身

体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中才能阐释清楚。



今天我们探索意义的原始形成，除了继承马克

思的思想，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也

能够提供深刻的学理基础。梅洛·庞蒂从胡塞尔

的“生活世界”观念汲取了丰富的思想。在胡塞尔

那里，生活世界不是由必然普遍的命题表达出来的

那种客观性，而是日常生活体验化的意义世界。梅

洛·庞蒂创立的身体现象学充分利用了２０世纪产

生的心理学，尤其是格式塔心理学的成果。格式塔

心理学力图消弭身心二分模式、力图回到原初体验

的方向对梅洛·庞蒂产生了深刻影响。他通过心

理学把日常生活的认识过程微观化了，而这些微观

过程都围绕身体的感受意义展开。
与当前国内学术界把认知与评价作为认识论

的统一过程不同，在主客体关系中，梅洛·庞蒂并

不特别看重意识，他认为：“是感知的身体生产着并

组织着意义的最初进程。以现在时为着落点，我们

经历着对现实与真实、对‘在场’的体验”［２］４。认识

的知觉能力不是意识活动而是对环境的身体感受。
梅洛·庞蒂认为身体的知觉开始是不用意识的，儿
童从出生到学步，就是充分利用肌肉、运动神经、平
衡能力对需求对象的整体把握。“我的身体，作为

我把握世界的系统，建立着我所知觉的物体的统一

性”［２］１６。一 旦 儿 童 的 身 体 对 环 境 形 成 完 整 的 知

觉，会形成类似于初级思维的“身体图式”，用以处

理各种生存信息。
梅洛·庞蒂说：“身体图式一定是在童年时期，

随着触觉、运动觉的关节觉内容相互联合，或与视

觉内容联合从而能越来越容易地唤起视觉内容，逐
渐形成的。”［３］１３６身体图式具 有 先 天 的 生 存 动 力 根

据，在和外界接触、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不断变化、
丰富和发展起来。

有了身体图式的意义指向，才能理解为什么感

官不止于视、听、触、味、嗅自身，而是力图上下左右

串联、产生“通感”、“联觉”。原始意义正是在通感、
联觉中产生的。意义使生理的需求不限于口腹之

欲，而是成为整个身体的兴奋。如食物不仅是口腹

的对象而是成为整个感性身体的欣赏对象。是身

体促进了通感、联觉的形成。外物是立体的存在，
在活动中身体形成了一个“场”，正如电磁场中的电

磁转换。身体场中，感觉转化为三维感知的知觉。
融合在身体场中的知觉具有通感和感性全息的特

点。梅洛·庞蒂描述了在联觉和通感中意义的三

维感性：“从鸟儿飞离引起的树枝摇动中，我们得知

树枝的柔韧或弹性，……我们看到深深陷入沙中的

铸铁的重量，水的流动性，糖浆的粘性。同样，我从

一辆汽车的声音中听到了路面的硬度和不平整，我
们有理由 谈 论‘柔 软 的’、‘苍 白 的’、‘生 硬 的’声

音。”［３］２９４事物的意 义 不 在 单 纯 的 主 体 或 客 体 某 一

方，而在身体与世界的相互关系中。最初的意义就

表现为我们用以体验生命的、活泼的原初感受。
在心理学 上，知 觉 是 形 成 具 有 意 义 的 感 性 单

位，片面的感觉不可能满足生命需求。正如单纯的

圆、红、脆、甜 感 觉 均 不 能 构 成 意 义，只 有 知 觉 为

“枣、桃、苹果”等三维立体感受才能满足需求欲望、
得以形成实体感，由此才具有“美味”的意义属性。
通过记 忆 保 存 的 表 象 才 可 能 引 发 通 感、联 觉。因

此，知觉是意义感的起源。在我们以往谈论感性认

识时，只是泛泛论及视觉、嗅觉、听觉、触觉是感性

认识，是对 事 物 表 面 现 象 和 外 部 联 系 的 生 动 的 直

观。但对不同的感觉如何组织为知觉整体则语焉

不详，对意义的最初形成更是从未论及。知觉的重

要性不仅仅在于它是认识的初级阶段，更是意义的

形成。美国心理学家克拉威克认为：“知觉的最后

产物———意义并不是从刺激得来，而主要是观测者

给予它的。事物因此并不是它们看来的样子。我

们关于世界及世人的知觉是由态度的、情绪的、动

机的和评 价 的 因 素 决 定 的。”［４］９６知 觉 感 受 体 验 和

事物的意义几乎无法分开，如甘甜的美味、春日的

和煦、寒风的凛冽，这些意义感受来自身体的不同

感知路径，凝结在身体为载体的内在体验之流中，
被身体以意义整合为一体。

身体不是封闭在思想或内省的世界里，而是通

过感觉和意向表现出来。梅洛·庞蒂指出：“意义

产生于感性事物的最初阶段，……意义摹拟这种占

优势的体验，在这种体验中，意义准确地涵盖了感

性事物，明 显 地 在 感 性 事 物 中 显 现 出 来 或 表 现 出

来；意义包含了这种知觉规律”［３］４４。即是说，我们

的所有体验、感受是受意义引导的，没有意义对感

性活动的整合作用，所有的活动都会无法完成。梅

洛·庞蒂举了一位在战场上被炮弹片损伤了大脑

枕叶的病人。这位病人能毫不费力地进行哪些在

生活行动上具有某种具体意义的身体运动，但是凡

是生活行动上没有意义的抽象身体运动，他却无能

为力。
例如，当蚊子叮在这位病人的鼻尖上 的 时 候，

他能用手赶走蚊子，鼻子堵塞时能从衣袋里掏出手

绢擤鼻涕。但是他却不能按照医生的指示指出鼻

子的位置。他能抬起胳膊从衣架上取物，却不能照

医生的要求以水平方向抬起胳膊。如果是具有生

活感性的意义运动，他都能轻而易举地完成，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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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当下实际意义的抽象身体运动，那种纯粹

的指示行为，他却束手无策。不是客观的“物”，也

不是主观的“思”，而是主客观统一的“事”构成我们

知觉基础的意义。知觉是身体图式化、主客统一、
并被充分意义化了的。

具有动力学特征的身体图式不仅有处理复杂

信息的能力，而且能通过不假思索的操作身体作出

有意义的行 为 反 应。梅 洛·庞 蒂 说：“是 身 体‘明

白’和‘理解’了运动。习惯的获得就是对一种意义

的把握，……如果我有驾驶汽车的习惯，我把汽车

开到一条路上，我不需要比较路的宽度和车身的宽

度就知道‘我能通过’，就像我通过房门时不用比较

房门的宽度 和 我 的 身 体 的 宽 度。”［３］１８９私 家 车 大 量

普及的今天，熟练车手对此已不言而喻，心理学把

这种现象称之为“动力定型”或行为的自动化、熟练

化反映，它比作为知觉记忆的表象更深刻地反映了

行为的身体特点。而庞蒂的身体现象学则更强调

不假思索的运动知觉。
梅洛·庞蒂将“知觉”确定为身体图式的焦点，

但是知觉在他这里不是作为感性认识的一个阶段，
而是格式塔心理学的一个“完形”，具有一种内在的

趋整动力。人不是用单纯的视觉、听觉、嗅觉等器

官个别地感 知 外 物，而 是 构 成 一 个 整 体 的 组 织 系

统，这就是“身体图式”、“知觉完形”的意义。梅洛

·庞蒂说：“身体图式不再是在体验过程中建立的

联合的单纯结果，而是在感觉间的世界中对我的身

体姿态的整体觉悟，……身体图式根据它们对机体

计划的价值主动地把存在着的身体各部分联合在

一起。”［３］１３７

这种具有 完 形 的 身 体 图 式，一 旦 产 生 意 义 破

缺，就 会 极 大 地 破 坏 身 体 运 动 的 目 的 性、平 衡 性。
著名运动员桑兰，在一次国际体操比赛中，已经开

始起跑了，但隐约看到有人拉动了前方的垫子，使

她的身体运动目标突然断裂，致使身体失控而严重

摔伤。正如我们在开车、打球、做工等一系列具有

多元感性综合的活动时，意义是统领一切感受的中

枢。如果在开车过程中，突然去注意换挡手柄的颜

色；打字时分心去观察手指的位置，都会使意义受

损从而导致运动失败。感性认识决不仅仅是我们

哲学教科书所定义的理性认识的准备阶段。更进

一步，是身体的感受赋予客体以生命意义，为我们

把握世界指明道路，“由此可以得出，感知始终在参

照身体”［３］８１－８２。感 性 不 仅 是 理 性 的 基 础，而 且 还

是意 义、价 值 的 来 源，它 指 引 着 人 类 认 识、实 践 的

方向。

二、在身体活动符号化

过程中形成理性思维

　　意义是现代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它又离不开

对词语的解释。在日常用法中，意义往往与词义密

切相关。美国哲学家塞尔认为：“就物理特征来看，
语言只是一些发出的声音和写在纸上的墨迹，是意

识 和 意 向 性 赋 予 这 些 声 音 和 符 号 以 一 定 的 意

义。”［５］５晚期的维 特 根 斯 坦 认 为，对 于 词 的 意 义 研

究，应当“不问意义，只问用途”，这就强调了具体语

言环境的作用。除了感性，人还通过语词符号来把

握世界，怎样将符号融入感性身体构成的语境，才

是意义形成的关键点。
符号形成与身体有不解之缘。“符号可以由身

体有机地产生，或者可以借助身体在技术上延伸，
工具化地产生。”［６］１３９当人身临其境地处于某一场

景的时候，他的感知能力充分发挥，对环境中的事

物端倪、痕迹都会有异乎寻常的敏感。卡西尔说：
“对符号思维来说，在现实与可能、实际事物与理想

事物之间作出鲜明的区别，乃是必不可少的。一个

符号并不是作为物理世界一部分的那种现实存在，
而是具有一 个‘意 义’。”［７］７２“意 义”首 先 是 身 体 活

动的选择。日常中生活许多技艺精湛的工匠往往

“日用而不知”对自己的技能操作难以言传。这都

是劳动能力表现为身体知觉，大量的人生意义、劳

动实践意义主要通过各种身体意向、图形标志、图

像符号表示而不一定表现为言语的符号形态，但是

符号是思想理论化的必要途径。但符号不能抽象

而行，而是沉浸在各种身体语言、表情语气、标志符

号构成的“默会”的语境海洋里。
意义是人类需求与对象物间的满足 关 系。按

照马斯洛的需求阶梯理论，随着需求提升，意义有

可能从感性领域进入理性和意识的境界。但这不

是那种纯粹逻辑意义的理性而是与生活感性融为

一体的身心统一活动。
与动物的 本 能 活 动 不 同，人 类 的 劳 动 在 开 始

时，其结果就已经观念地存在于人的头脑中了。更

需要强调的是：人的劳动不仅是合目的而且还是合

规律的活动，而这种规律的反映只有理性认识、理

性的价值评价才能达到，这里需要意义的跃升。如

果没有理性的价值评价只能是生理本能的反应，并
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实践。人类和动物都有建立在

适应生存的行为活动模式，但是，除了人具有动物

的遗传本能 外，人 的 大 多 数 行 为 模 式 是 后 天 形 成

的、符号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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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哲学家怀特说：“人有两类不同的行为：符
号行为与非符号行为。人会打哈欠、伸懒腰；会咳

嗽和瘙痒；会疼的大喊大叫，吓得缩成一团，气的毛

发倒立等等。这一类非符号行为不是人所专有的

行为，不仅灵长类动物都有这种行为，而且其他许

多动物也都有这种行为。但除此而外，人还凭借语

言与他的伙 伴 交 往，他 会 使 用 护 身 符 忏 悔 他 的 罪

行、制定法律、奉行礼仪规范、解释他的梦境和按照

规定的范畴来划分亲属关系等等。由于这类行为

包含或依赖于对符号的运用。因而是专属于人的

行为。”［８］３４－３５

与动物有限的身体运动受到先天生理遗传的

严格限制不同，人类的实践开辟的身体运动类型几

乎是无穷尽的。我们可以学会复杂的车铣刨磨等

工艺，我们可以学会开车、做饭、打球等等先天没有

的各种运动技巧。是劳动工具使人的行为丰富和

复杂化的，劳动工具意味着新的身体运动，而要重

复这种身体运动就要以身体示范，所谓榜样就是具

有普遍意义的行为，这实质就是形成脱离实物过程

的“符号化”。符号化，使操作工具的身体成为人类

社会普遍的现象。无论以后人类的实践多么复杂，
由身体生发的意义指向，永远统领着文化生活的核

心内容。
是符号思维使人类有了自我意识，黑 格 尔 说：

“在‘我’里面我们才有完全纯粹的思想出现。动物

不能说出一个‘我’字。只有人才能说‘我’因为只

有人才有思维。”［９］８２黑格尔更进一步认为，有了自

我意识和思维，人才能走出感官世界的混沌。“意

识在自我意识里，亦即在精神的概念里，才第一次

找到它的转折点，到了这个阶段，它才能从感性的

此岸世界之五色缤纷的假象里，并且从超感官的彼

岸世界之空洞的黑夜里走出来”［１０］１２２。因此，人类

有了主客观二元世界的对立，这既是人类自觉意识

的高度发展，又意味着人对日常感性世界的可能背

离。无论思维是多么具有超越性的形而上意义，它
的起点仍然是身体，正如感觉是身体的感觉一样，
意识开始也是身体的意识。身体活动的意义指向

也是人的生命意向性的自觉化，各种复杂的智力指

向总是直接间接地追随着情感，在情感的驱动之下

才会产生各种“非理性”的直觉领悟能力。主体真

诚感的态度与认识到达的真实对象性之间具有不

可分解 的 关 系。来 自 于 人 际 互 动 的“人 言”就 是

“信”，表现为我们对人际交往可能的安全感，没有

安全感的支撑，我们不可能任由思维信马由缰地去

探索未知世界。真实的思维过程是与身体意义结

合一体的，纯粹意识的哲学只能是思维的乌托邦。
梅洛·庞蒂高杨原始的感知而否定从柏拉图、

笛卡尔、而来的贬低感知的西方哲学传统。西方的

意识哲学从笛卡尔主体思维的“我思”起，严格划分

主客体二元。所以梅洛·庞蒂提出了亦心亦物、非
心非物的身体概念作为现象学的核心范畴。不是

概念的思维推导，也不是从客体到主体的“刺激－
反应”模式，而是格式塔的自组织构成了思想的动

力。他说“格式塔是感觉场的自动组织结构，是感

觉场使得所谓的‘元素’从属于‘整体’，而该整体又

结合到更广泛的整体中去。这一组织结构不是像

一个形式那样存在于异质的物质之上。”［２］９２但是，
这种站在后现代主义立场上消解主体性与客体之

间的对立导致了一系列互相矛盾的结果。
这种凭借本能与直觉的身体感性导致了梅洛

·庞蒂对有意识的理性行为保持沉默。这引起了

理性主义者的批评。如美国当代实用主义哲学家

舒斯特曼就批评他过分依赖身体的原始知觉与行

为习惯，弱化了本能改造和持续学习。他认为身体

知觉不能解释日常生活的学习行为。他说：“（身体

知觉）并不能解释我们日常运动和感知、言语和思

想的各种动力。跳到水中，我能自发性地摆动我的

手臂和腿，但是我不能游泳，除非此前我已学会了

怎样游泳；听到一首日语歌曲时，我可以自然而然

地试着跟着哼唱，但我根本学不会它，除非我此前

已经学会了日语中足够的词汇。对于很多事情，我
们都会自发性地做或理解，但它们已超出了这些未

经反思的身 体 行 为 的 全 部 范 围。”［１１］９４舒 斯 特 曼 因

此批评梅洛·庞蒂的现象学是“沉默跛脚的身体哲

学”。从这种本能直觉状态进入理性世界要从符号

入手。
身体的学习必须借助于符号的中介才能进入

文化世界，否则是不可能的超出人的原始本能。德

国哲学家卡西尔认为命名这种概念化活动对走出

混沌的感觉世界有很大的意义。“正是命名过程改

变了甚至连动物也都具有的感官印象世界，使之变

成 了 一 个 心 理 的 世 界，一 个 观 念 和 意 义 的 世

界”［１２］５５。我们不能只是依赖先天的自发的身体知

觉，感性的身体必须借助符号化的概念思维，一旦

有了符号名称，感性就有了一个从混沌到有序的中

心，从此开始了意识对身体的引领关系。
是有目的的劳动实践，才使人类获得了社会存

在的方式。马克思指出：“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

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

作为人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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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
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

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

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
的身体。”［１３］２７２梅洛·庞蒂通过身体活动虽然可以

很好地解释原始的意义发生，但是对高等级的实践

意义就显得无能为力了。而离开了有意识的社会

实践，人与 自 然 的 关 系 就 变 成 了 动 物 与 环 境 的 关

系。适度保持理性的抽象思维与身体化的感性行

为之间的张力，才是既有理性又有活泼的生命感性

的实践哲学的目标。

三、在身体互动中产生意义的传播

意义是价值的体现，而价值又是凝聚一个社会

团体的核心文化力量。所以一切社会都需要放大、
强化提升自己核心价值的手段，意义又面临她的第

二个任 务———传 播。德 国 哲 学 家、美 学 家 席 勒 提

出，人有三种依次发展的价值“冲动”，其中“感性冲

动使人感到自然要求的强迫，而理性冲动又使人感

到理性要求的强迫；游戏冲动却要‘消除一切强迫，
使人在物质方面（即感性方面）和精神方面（即理性

方面）都 恢 复 自 由’”［１４］４４８。游 戏 的 人 是 摆 脱 了 感

性和理性片面性的艺术化的人，人只有达到这种境

界时，才能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而游戏过程中形

成的“游戏规则”成为社会习俗、制度规范的原型。
借助于游戏中充满感性的身体互动，人类的行为准

则、道德取向等核心价值都得到了强化和放大。礼

仪是身体互动的复杂模式，从这里，我们可以看清

作为中国悠久的“礼乐文化”的形成及本质，看清礼

乐文化具有的营造身体交往场的功能。
在中国古代，以身体性质来解释礼仪 的 功 能、

属性就是在寻找具有同质的身体一致感。以身喻

礼，在先秦文献里就已经比比皆是。如“礼，身之干

也。敬，身之基也。”［１５］成 公１３年 左传作者认为爱惜生

命、就珍惜身体，才能设身处地地推己及人，将礼的

价值与身体的存亡联系起来“君子贵其身而后能及

人，是以有礼。”［１５］昭 公２５年 而孔子在《论语·季氏》中

也明确指出“不学礼，无以立”。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的本质是各种社会关

系的总和，人的本质是“社会化”即在各种而社会关

系中确定人与人之间的认同。正如马克思所说“人
首先是把自己反映在别一个人身上。一个名叫彼

得的人所以会把自己当作一个人来看，只是因为他

把那一个名叫保罗的人看作自己的同种”［１６］２５。
微观上，人的社会化首先是身体的社会化。通

过身体的举手投足、语气表情，我们获得与别人感

同身受、心心相印”的能力。在身体的互动前提下，
社会共同感、集体表象、群体意识才能够形成。在

意义、价值观传播过程中，中国人始终强调“言教不

如身教”。正因为身教包含了“言教”因其抽象性可

能舍弃了的身体互动中形成的意义场。现象学的

创立人胡塞尔晚年提出“交互主体性”问题，他从自

我与他人的关系入手，认为自我意识实际是主体际

的产物，他说：“在我之内，在我的先验还原了的纯

粹的意识生活领域之内，我所经验到的世界连同他

人在内，按照经验的意义，可以说并不是我个人综

合的产物，而只是一个外在于我的世界，一个交互

主体性的世界，是为每个人在此存在着的世界，是

每个人都能理解其客观对象的世界。”［１７］１５３而梅洛

·庞蒂则把主体理解为身体，因此主体际在他那里

就具有身体际的含义。
梅洛·庞蒂认为主体际通过身体际表现出来：

“因为我有一个身体和一个自然世界，所以我能在

这个世界发现我的行为与之交织在一起的其他人

的行为”［３］４５０。在 人 与 人 之 间 通 过 感 性 的 互 动 实

际上也形成了一个具有人性色彩的交往场域“我不

仅有一个自然界，……我也有道路、农田、村庄、街

道、教堂、用具、电铃、羹匙、烟斗。这些物体中的每

一个物体都以阴文形式带着有助人类活动的印迹。
每一个物体都散发出一种人性的气息”［３］４３８。

梅洛·庞蒂通过格式塔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发
现人在原初知觉范围就存在对人际交往的敏锐感

知力，社 会 关 系 反 映 在 最 初 的 原 始 感 知 里 面。他

说：“我通过我的行为的类比，通过能告诉我被感知

动作的意义和意向的我的内心体验来解释他们的

行为。总之，其他人的行为始终能通过我的行为而

被理解。”［３］４３９人的 这 种 人 际 感 受 力 产 生 了 人 与 人

之间可以心心相印、感同身受、设身处地等等同类

感受的基础。中国人喜欢感受人际交往中的气氛，
强调“气场”无不与悠久的礼乐文化的长期熏陶有

密切关系。
这种气场无疑与人类具有一定先天共同感有

关，荀子认识到：作为同种的生物，人与人感受有相

同处，他 指 出：“凡 同 类、同 情 者，其 天 官 之 意 物 也

同，故 比 方 之 疑 似 而 通，是 所 以 共 其 约 名 以 相 期

也。”［１８］正 名 在共同 感 的 基 础 上，符 号 化 的“相 约 以

名”才能形成。在符号化基础上，人类沟通的复杂

礼仪活动本质也是意义的传播。礼乐文化是不舍

弃感性的社会化理性认同状态，如此我们可以才可

以理解孔子在行礼时对“名”的坚持。孔子坚持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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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名分 与 礼 仪 的 统 一 性。“唯 器 与 名，不 可 以 假

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 以 藏 礼，
礼 以 行 义，义 以 生 利，利 以 平 民，政 之 大

节也。”［１５］成 公２年

与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强调身体直觉的

原发性、先天性不同。中国儒学思想家还强调后天

学习的重要，尤其是身体力行的学习：“其数则始乎

诵经，终乎读礼”［１７］劝 学 学礼更要强调体之以行；这

也是“言教不如身教”的含义。“君子之学也，入乎

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蠕而动，
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

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 躯 哉！”［１８］劝 学 身 体

是介入社会生活的主体。通过社会生活的人际互

动，他人的身体语言也会向我敞开。人性是在人际

交往中形成的，礼仪带来容止合一的身体形态，人

与人之间才能预期彼此的用意，倾心交往。
对感性认 识、感 性 交 往 进 行 身 体 现 象 学 的 解

读，对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

本人就 非 常 重 视 感 性 在 哲 学 中 的 地 位。在《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的巴黎手稿里，马克思特别强调

了工业化实践与人类感性的历史以及身体作为生

产的原型；强调了人的感性交往。这是马克思对主

客体二元哲学的一个重要超越。人既是经历数百

万年进化的高等生命，又是具有理性智慧的社会动

物，这二者通过劳动实践融为一体。但是如何从理

论上将人的动物性与社会性有机结合却存在一定

的理论难度。或者有用生物本能解释人类活动；或
者割裂人的生物存在与社会存在，将人解释为不食

人间烟火、“无人身”的纯粹道德载体。实际上，生

物人与社会人更多的是通过感性活动辩证综合为

一体的。马克思说：“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

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

生活”［１］１０６感性的身体正因为首先是自然的存在才

能参加进自然的运动，然后在长期的生存－劳动过

程中脱离纯粹自然，形成主客体的实践关系。自然

人与社会人正是在主客体长期相互融合中达到实

践的、历史的统一。在这里，除非引入身体范畴就

无法克服脱离感性生活的抽象、片面、空洞的理论

缺陷。
近年来，我国哲学界兴起的生活哲学、交 往 实

践、主体际等问题涌现，出现了一个与悠久的中国

身体哲学、身体思维传统结合的契机。身体哲学本

质上是实践感性的主体辩证法问题，也是结合马克

思《手稿》对 实 践 观 念 更 加 微 观、绵 密 的 行 为 学 发

展。具有深刻实践经验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

不是概念化地空谈“实践”，而是体现了具体、动态、
感性的主体化辩证思维方式；毛泽东提出“你要知

道梨子的滋味，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邓小

平提出的改 革 要“摸 着 石 头 过 河”、“走 一 步，看 一

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的评判是“鞋 子 合 脚 不 合 脚 只 有 穿 鞋 子 的 人 才 知

道”。他比喻最近展开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是“照

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都是以身为喻，通俗

而生动具体，体现了这种动态、整体、重亲身体验的

主体辩证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中国

实践结合是项长远的理论工程。本文从意义形成

的身体背景角度对我国传统礼乐文化进行反思和

解读，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方向以人民

的感性生活为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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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１９７９．
［１１］　［美］舒斯 特 曼．身 体 意 识 与 身 体 美 学［Ｍ］．北 京：商

务印书馆，２０１１．
［１２］　 ［德］卡 西 尔．语 言 与 神 话 ［Ｍ］．北 京：三 联 书

店，１９８８．
［１３］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第３卷［Ｍ］．北 京：人 民 出 版

社，２００２．
［１４］　朱光潜．西方 美 学 史：下 册［Ｍ］北 京：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１９８４．
［１５］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
［１６］　 马 克 思．资 本 论：第 １卷［Ｍ］．北 京：人 民 出 版

社，１９６３．
［１７］　［德］胡塞 尔．生 活 世 界 现 象 学［Ｍ］．上 海：上 海 译 文

出版社，２００２．
［１８］　王先谦．荀子集解［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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